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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陈昊铮

  暑假来临，不少未成年人开始过起打游戏的瘾。

在他们当中，有些游戏水平颇高的未成年人被称为

“大神”，在受到不少玩家“膜拜”的同时，也开启了“赚

钱”之路——— 他们会收到代打游戏机构或个人抛出的

“橄榄枝”，受邀代打游戏并收取报酬。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未成年人深陷其中，甚

至有些未成年人不惜因此荒荒废废学业，“专职”从事游戏

代打工作。

  近年来，相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政策不

断推出，比如对未成年人打游戏时长进行了限制，但未

成年人通过代打方式重启游戏“播放键”。那么，未成年

人代打市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会

受到哪些影响？对此，《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代打游戏还能赚钱

扭曲未成年人三观

  “接代打（游戏）单子，不然明天吃不上饭了。”网

友“双双”在某社交平台上多次发信息称。

  记者联系上“双双”得知，其是一名女生，今年9月

份上初二。由于家庭原因，她早早被送到亲戚家借宿。

平时亲戚和父母并不怎么管教她，她每天都能接触到

电子设备，但还是觉得孤独和烦闷。为了排解烦闷，她

下载了许多游戏，还结识了许多一起玩游戏的网友，

加入了一些游戏交流群。

  在游戏交流群中，“双双”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言，

和网友聊游戏技巧。由于能够长时间打游戏，她的游

戏水平和等级一直遥遥领先于群友，不少群友向她请

教打游戏经验。

  今年2月，一位群友找到“双双”说，自己因为学业

压力过大，没办法每天上线完成游戏任务，想拜托“双

双”帮其完成任务，并承诺支付报酬。

  看到有钱可赚，双双欣然应允，马上帮这名群友

完成了游戏任务。凭借效率高、收费低的优势，“双双”

很快接到了其他群友的代打游戏请求，“专业代打”的

名号逐渐在群中传开。

  可好景不长，“双双”因为打游戏时间过长，学习

成绩一塌糊涂，经常被老师拉去单独谈话。但她对老

师的批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回家后仍是将书包一

扔，熟练地启动电脑开始打游戏。

  亲戚和父母很快发现了她的异常情况，询问后得

知“双双”在帮别人打游戏，劝她好好读书，挣钱是以

后的事。但“双双”认为，自己喜欢打游戏，还能通过打

游戏挣点外快挺好。

  无奈之下，亲戚和父母断掉家中WiFi。

  没WiFi上网打游戏怎么办？“双双”决定使用手机

流量上网打游戏，为了购买流量包和用于日常花销，

她只能寻求更多的代打游戏单子，于是就出现了“双

双”在群里打广告的一幕。

  今年16岁的广东东莞网友蔡华（化名）由于觉得

父母每个月给的生活费较少，也经常在空闲时从事代

打游戏业务给自己挣点生活费，他的“客户”包括同学

和朋友，还有朋友介绍的网友。

  蔡华告诉记者，他代打游戏时，经常一个订单需

要耗费五六个小时，因为要在规定时间内满足“客户”

的要求。他代打游戏，一般胜一局收两元至5元，随着

游戏等级的提高，胜一局可以收30元。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昕分析

说，未成年人通过代打游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自尊的需求，同时也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

有一定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代打游戏起到一定的

正向激励作用；但代打游戏的弊端更加明显，代打游

戏和金钱直接挂钩，容易扭曲未成年人的三观，导致

未成年人对事情的认知过分货币化。“以金钱作为行

动的内驱力，往往难以长久维持”。

代打游戏成了工作

平台机构难辞其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未成年人只是在空闲时间

接单代打游戏，但有的未成年人却是以代打游戏为业。

  广东汕头网友小宇（化名）今年9月份上初三，但

他对于初二的会考一点也不在乎，而是幻想自己能在

风头正劲的电竞行业有所作为，他甚至将自己社交账

号的个性签名都改成了“网瘾少年”。

  因此，今年会考前，小宇并没有备战考试，而是一

头扎进游戏里“大杀四方”。一个游戏赛季刚开始，他

就能轻松晋级。这般游戏实力，为他带来了“人生第一

桶金”：在其加入的游戏战队里，开始有“战友”询问小

宇能不能帮忙打“晋级赛”，并表示愿意给付一定的

“劳务费”，这让他收获颇丰。

  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小宇加入一个线下电竞

工作室。“也不用填表，老板只是看了看我的身份证”。

就这样，小宇在线下电竞工作室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

“正经”代打游戏工作，有需求的玩家将他们的账号交

给工作室，老板统筹后进行任务分配，每个人需要按

照约定的时间尽快完成玩家的要求。

  据小宇介绍说，工作时间一般是每天15时到次日

3时。在这段时间里，大家一般是躲在各自的床上，用

工作室分配的手机开始“工作”。

  小宇的“同事”中，亦不乏刚初中毕业的男生。

  记者调查发现，代打订单的来源，通常包括由个

人在网络社交群里发布的“私单”、专门的代打平台

App发布的订单，电竞工作室批量发布的订单。记者

随机加入了几个代打接单群，通过浏览账号资料卡和

网络平台，很快能找到多个疑似未成年人的账号，他

们在群里不时发着“接单”信息。

  小宇向记者表示，其在工作室的“同事”，有一部分

是通过社交平台跟老板取得联系。记者随即以“刚毕业

的初中生”的身份，向某平台App上的多个电竞工作室

账号发送私信，询问对方是否还招人。当天即收到3个

账号的回复，其中，只有一个明确回复“不收，兄弟”，另

外两个账号的工作人员则开始询问记者的游戏水平并

给出社交账号，表现出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愿。

未成年人代打违法

利用技术手段禁止

  未成年人是否能从事游戏代打并收取报酬？

  对此，重庆市云数协网络空间安全产业中心秘书

长、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杰认为，

打游戏本身存在一定的公平竞争机制，一般会按照真

实玩家的游戏等级、技术等因素进行同水平玩家的匹

配，而代打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种公平竞争机制，

影响了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同时，未成年玩家代打

必然存在账号的转借、绕开防沉迷机制、帮助玩家作

弊等行为，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

律规范，扰乱了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

  在朱杰看来，根据劳动法的规定，代打游戏行为

难以作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的职业，因此，代打机

构雇佣未成年人从事代打游戏行为，均涉嫌违法。

  北京法政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林丽认为，未成年

人从事游戏代打并赚取报酬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从事

影响身心健康的劳动。因此，未成年人从事游戏代打

属于违法行为，不应被鼓励或支持。

  在林丽看来，未成年人长时间的代打游戏可能会

导致眼睛疲劳、颈椎疼痛、手腕疾病等身体健康问题，

对其身心健康会造成不良影响。此外，代打游戏还可

能会涉及金钱交易和非法行为，会对未成年人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影响。

  “因此，需要家长和监护人关注，避免未成年人过

度沉迷于游戏和从事代打游戏。同时，家长需要引导

未成年人正确看待游戏和金钱，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

和社会责任感。”林丽说。

  针对未成年人参与代打游戏现象，有关部门、游

戏平台该如何出手治理？

  朱杰建议，游戏平台应当加强对异常账号的检

测，对于查证属实是代打游戏的账号，应当予以一定

期限禁玩或永久封禁。网络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一方面应当指导和监督游戏平台落实整治措施；另一

方面也应当投入力量，对代打机构进行查处。

  “教育、文化等部门、学校及未成年人父母应当加

强教育宣传，正确引导未成年人抵御游戏诱惑，防止沉

迷。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引导，

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应当在智能终

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

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朱杰呼吁。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

执行主任姚金菊建议，在技术层面，要在游戏登录前

端、游戏过程后端进行有效的用户实名验证，在不影

响游戏体验的前提下，游戏运营商可凭借人脸识别技

术等强制执行多时段验证，通过对用户身份信息的自

动验证，判定玩家是不是未成年人，同时也要注意保

护未成年人的信息安全。在操作层面，在未嵌入人脸

识别技术的游戏注册端口，网络游戏的实名注册要尽

量避免单一认证方式，更多使用组合认证的方式，以

此保证游戏用户身份信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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